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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霖圖〉（圖 1）傳宋人李公

麟繪製，它由上至下依次繪有七位神

祇：左上角持風袋的風伯一側，雨師

著長袍，手執一尖頭條狀物，似為笏

板，側背向觀者。呈女相的電母雙手

持鏡，在其身前的雷公，獸首人身、

後背生翅且負鼓三個，身形比例相

對放大。天空中層，兩位雷部神將分

別是鄧天君、陶天君，鳥喙人身，火

焰繞身，與後方的雷公形成對角反方

向。下方近景，一位驅乘水龍施雨的

將吏，身著袍服，外披鎧甲，手持笏

板，長髯、衣襟及飄帶向後飛揚。其

目光引向左下方，用青綠色調描繪的

山地礬頭，上立一主持謝雨儀式之法

師，著青色長袍，外束腰帶，頭戴幞

頭，雙手高舉笏板。他與身旁執三角

旌旗的使者和老虎，一同仰首迎望虛

空之中乘雲而降的仙聖。

　　該畫曾著錄《故宮書畫錄》、《故

宮書畫圖錄》，卻長期乏人關注，以

致其作者和年代混沌不明，圖中神祇

名號及宗教意義未經深入解讀。〈為

霖圖〉描寫祈雨召神之靈驗，圖像又

是如何切實反映同時代的宗教特徵？

本文擬先考辨其圖像風格、著錄題跋

及遞藏印鑑；再結合圖像和文獻證據，

考察畫中的雷神母題與南宋至元朝東

南地區興起的五雷法之淵源，以揭示

其道法意涵。

圖像作者、年代諸問題
　　〈為霖圖〉無作者題款，僅右上

角緣有瘦金書題籤：「李公麟妙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宋李公麟（1049-1106）〈為霖圖〉是一幅設色絹本立軸，圖寫祈雨靈應、眾

神降示之象，題材特殊卻乏人關注，製作年代及圖像意涵有待釐清。除印鑑、畫風以外，神祇名

號及組合亦是判定作者及斷代的視覺證據。本文結合圖像及文獻，將〈為霖圖〉置入宋元道釋視

覺文化的脈絡去觀察，分析圖中兩位雷部神將，與南宋至元朝東南沿海地區興起的五雷法的淵源。

雷部神將扮演溝通天人的使者，而雷電風雨諸自然神布雷施雨，旨在發揚道教法術之靈驗力，附

帶驅邪祈禳的寓意。

祈雨召神顯靈驗
傳宋李公麟〈為霖圖〉的道法意涵
■ 詹鎮鵬

圖1　傳宋　李公麟　為霖圖　軸　絹本設色　縱100.8，橫42.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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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寧寺水陸畫〉（圖 3）以及法海寺、毗盧寺

的明代壁畫，普遍採用大面積朱紅、石青或石

綠重彩，局部敷金，營造強烈的色彩比對。〈為

霖圖〉以素絹稍施淡墨，在神祇周圍營造出雲

霧繚繞的空間景深，承接南宋宗教畫的柔和手

法。宋元道釋畫蹟常見以立軸形式再現神祇，

後有「御書」朱文方印（圖 2），連同畫心左上

角一方「宣龢」朱文連璽印，看似是歸入李公

麟名下且曾入藏宣和御府的證據，實則存在不

少疑點。首先，北宋《宣和畫譜》著錄入藏御

府的畫目中，未見以「為霖圖」為題或和祈雨

相關的品名。李公麟雖以善繪宗教畫而揚名後

世，從別號「龍眠居士」，不難想見他身為學

佛悟道的在家居士，對宗教畫題的喜好傾向。

宋徽宗（1082-1135；1100-1125在位）崇信道教

的背景，無疑主導著皇室蒐求瑞圖的力度，不

過，綜觀《宣和畫譜》所錄御府庋藏的一百零

七幅李公麟畫目，一半比例（約五十幅）明確

指涉佛教主題，說明他與道教無甚交集。1儘管

有理由相信《宣和畫譜》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未收錄全部的祕閣藏目，傳徽宗的御筆題籤和

圖2　傳宋　李公麟　為霖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或與之附帶的懸像請神、供養功能有關。縱向

狹長空間內描繪多位道教神祇從空中盤旋而降，

例見美國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十二世紀天、地、水〈三官圖〉軸。作

品共一套三幅（圖 4、5），其中以天官為中心

的聖眾盤旋環繞而降的雲氣尾徑，與〈為霖圖〉

御府鑑藏印之真實性，仍值得質疑。畫心僅存

「宣龢」一印，與宣和藏印的固定組合及騎縫

印章皆有較大出入。2今日較多可靠的「宣和」

名品可供參考，幅上宋徽宗之題籤，幾乎全部

帶作者、畫名，如「衛賢高士圖」、「韓滉文

苑圖」皆連為一體。此題畫法至南宋（1127-

1279）皇室仍見沿襲。依照宋徽宗為〈勘書圖〉

左右邊沿各署「王齊翰妙筆」和「勘書圖」，

可見僅題「李公麟妙筆」而無品名，恐怕不符

其一貫做法。

　　其次，就視覺構圖和人物形貌，〈為霖圖〉

的風格序列亦晚於北宋。左下方僅露出一角青

綠礬頭，緊隨南宋馬遠（1160-1225）、夏珪（約

1180-約 1230）為代表的邊角式構圖。明代宗教

畫，尤其是宮廷主持的大型道釋作品，如山西

圖3　 15世紀　佚名　寶寧寺水陸畫　軸　絹本設色　縱121，橫61.5公分 
往古為國亡驅一切將士眾　山西博物院藏　取自山西博物院主編，《寶
寧寺明代水陸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初版、2015年二版，
圖154。

圖4　 南宋　佚名　三官圖　天官　軸　絹本設色　縱125.5，橫
55.9公分　波士頓美術館藏　取自宋畫編輯委員會主編，《宋
畫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第6卷第1冊，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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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神在空中自上而下呈現的「S」形構圖十分雷

同，說明兩者在再現神祇降示的邏輯是相通的。

上述時代特徵為〈為霖圖〉之斷代，提供有力

參證。

　　遞藏印章提供進一步線索。首先可以初步

確定，畫幅上「宣龢」、「御書」二印及瘦金

書題籤應是後世補添，藉此偽託李公麟。據一

組乾隆朝（1736-1795）、嘉慶朝（1796-1820）

御府鑑藏印記以及《秘殿珠林續編》，進入清

宮收藏之前，鑑藏家孫承澤（1592-1676）在清

初向魏象樞（1617-1687）出示此軸，邀之在畫

幅上方的詩塘題跋時，已得其名。3〈為霖圖〉

的數枚藏章姓名因文獻失載，難以確定印主身

份，不過，「剡下戴氏」、「古杭□氏藏畫」

二印的里籍地名卻值得特別注意。入元之後，

江南漢人習稱南宋故都杭州為「古杭」，4這說

明該畫很可能經元人收藏，其成畫時間之下限

不晚於十四世紀中葉。其次，〈為霖圖〉入藏

清宮前，曾藏於浙江杭州和會稽剡縣，推測其

製作地點離之不遠，以浙西為中心。

圖5　 南宋　佚名　三官圖　水官　軸　絹本設色　縱125.5，橫55.9公分 
波士頓美術館藏　取自宋畫編輯委員會主編，《宋畫全集》，第6卷
第1冊，圖47。

圖6　 傳宋　李公麟　為霖圖　局部　鄧天君、陶天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元　佚名　道子墨寶．諸神朝謁圖　冊頁　紙本墨筆　局部　克利夫蘭美
術館（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　取自宋畫編輯委員會主編，《宋畫
全集》，第6卷第2冊，圖30。

雷部神將及雷法元素
　　畫中的雷部神將是展現雷法元素最直觀的

視覺證據。位處天空中層的兩位雷將，皆上身

赤裸，尖喙人身，背生肉翼，火焰、火車繞身。

（圖 6）其中，持雷錘和雷鑚者是鄧天君，形象

特徵符合《道法會元》多部法術文書關於欻火大

神鄧伯溫元帥「鳳嘴銀牙，朱髮藍身，左手持

雷鑽，右手持雷錘」、「兩腋生翅」的描述，5 

另見於南宋至元〈道子墨寶‧諸神朝謁圖〉。

（圖 7）身後額帶三目、左手捧葫蘆、右手持劍

的陶天君，與《道法會元》卷九十八〈九天碧

潭雷禱雨大法〉中「肉角，紅髮青面，雙目，

鶴喙，青身，四翅，龍爪手足，左握雷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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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8以及北京白雲觀清代重彩道教〈水陸畫〉

軸，鄧、陶天君與張（元伯）、辛（漢臣）天

君組合，分列普化天尊左右兩側。（圖 10）不

同於靜態式分布，〈為霖圖〉突出神將自天而

降的動感，白雲觀收藏晚明重彩絹畫亦採用此

行進式分布，鄧天君、陶天君共十位神將，連

同上方雷電風雨，環繞在武神形象（三目、批

髮、騎麒麟、手執鐵鞭）的普化天尊周圍。（圖

仗劍，紅裙仙帶」的形象描述吻

合。6另卷九十四〈雷霆欻火張使

者秘法〉所載的「九天飛火符」中，

陶天君被繪成「如大神狀」，鳳嘴

人身，手執葫蘆狀物，似為火符法

器。7（圖 8）在〈為霖圖〉中，陶

天君手持的葫蘆口冒火焰，符合火

符法器屬性。

　　雷部神將常以普化天尊的護法

眷屬分列其左右，奈良法隆寺藏元

代〈天尊圖〉屬較早存例。（圖 9）

普化天尊端坐中心，眾帥在近景排

成兩列，側身站立的中軸對稱構圖

深受佛教圖像（卷軸畫、扉畫）的

影響。明清作品承接此類構圖，例

如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內府刻

本《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

經》（京都大學松本文庫藏）扉首

圖9　 元（13-14世紀）　天尊圖　軸　絹本設色　奈良法隆寺藏　取自齋藤龍一編集，
《道教の美術》，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9，圖81。

圖10　 清　佚名　水陸畫　軸　絹本設色　縱160，橫82公分　北京白雲觀藏　取自李信軍主編，《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頁79、81。

11）但是〈為霖圖〉未繪主法者，在明清時期

相當罕見。鄧、陶天君從屬神霄系統的神格，

其反映的道法思想與神霄及其南宋衍派有關。

該道派是北宋政和（1111-1118）、宣和（1119-

1125）年間在徽宗的官方支持下，由林靈素

（1075-1120）、王文卿（約 1083-1153）等道士

將其影響力擴散至全國。〈為霖圖〉成畫年代

上限當為十二世紀，或可視為五雷法南宋至元

圖8　 佚名　雷霆欻火張使者秘法　九天飛火符　
取自（明）《道法會元》，卷94，收入《道
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
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冊29，
頁397a。



文物脈絡

祈雨召神顯靈驗—傳宋李公麟〈為霖圖〉的道法意涵

22　故宮文物月刊·第429期 2018年12月　23

插畫，8以及北京白雲觀清代重彩道教〈水陸畫〉

軸，鄧、陶天君與張（元伯）、辛（漢臣）天

君組合，分列普化天尊左右兩側。（圖 10）不

同於靜態式分布，〈為霖圖〉突出神將自天而

降的動感，白雲觀收藏晚明重彩絹畫亦採用此

行進式分布，鄧天君、陶天君共十位神將，連

同上方雷電風雨，環繞在武神形象（三目、批

髮、騎麒麟、手執鐵鞭）的普化天尊周圍。（圖

仗劍，紅裙仙帶」的形象描述吻

合。6另卷九十四〈雷霆欻火張使

者秘法〉所載的「九天飛火符」中，

陶天君被繪成「如大神狀」，鳳嘴

人身，手執葫蘆狀物，似為火符法

器。7（圖 8）在〈為霖圖〉中，陶

天君手持的葫蘆口冒火焰，符合火

符法器屬性。

　　雷部神將常以普化天尊的護法

眷屬分列其左右，奈良法隆寺藏元

代〈天尊圖〉屬較早存例。（圖 9）

普化天尊端坐中心，眾帥在近景排

成兩列，側身站立的中軸對稱構圖

深受佛教圖像（卷軸畫、扉畫）的

影響。明清作品承接此類構圖，例

如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內府刻

本《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

經》（京都大學松本文庫藏）扉首

圖9　 元（13-14世紀）　天尊圖　軸　絹本設色　奈良法隆寺藏　取自齋藤龍一編集，
《道教の美術》，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9，圖81。

圖10　 清　佚名　水陸畫　軸　絹本設色　縱160，橫82公分　北京白雲觀藏　取自李信軍主編，《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頁79、81。

11）但是〈為霖圖〉未繪主法者，在明清時期

相當罕見。鄧、陶天君從屬神霄系統的神格，

其反映的道法思想與神霄及其南宋衍派有關。

該道派是北宋政和（1111-1118）、宣和（1119-

1125）年間在徽宗的官方支持下，由林靈素

（1075-1120）、王文卿（約 1083-1153）等道士

將其影響力擴散至全國。〈為霖圖〉成畫年代

上限當為十二世紀，或可視為五雷法南宋至元

圖8　 佚名　雷霆欻火張使者秘法　九天飛火符　
取自（明）《道法會元》，卷94，收入《道
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
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冊29，
頁397a。



文物脈絡

祈雨召神顯靈驗—傳宋李公麟〈為霖圖〉的道法意涵

24　故宮文物月刊·第429期 2018年12月　25

朝盛行於東南沿海地區

的寫照。

　　雷神崇拜大概發端

於唐代，及至北宋神霄

派和南宋金丹派南宗的

推行，逐漸發展成不同

道派共同重視的道法體

系。9縱觀元末明初編成

的《道法會元》集中收

錄宋元時期清微、神霄、

天心等派的道法及思

想，需要召雷和祀雷者

佔據頗大比例。施法關

鍵在於召請五雷使者，

在神霄派專指九天應元

雷聲普化天尊（以下簡

稱「普化天尊」）統轄

的神霄玉府之五雷（天

雷、龍雷、神雷、水雷、

社令雷）都司。

　　按照神霄玉府的次

第、專司和職能行事，

不難發現是以地上凡間

的衙府作為藍本，普化

天尊則是整個軍事化部

門的總司。以法師名義

敬寫的符咒，散見《道

法會元》多種雷法儀

式中，已經發展出模板

化的公文格套，針對祈

雨禳災而召請的雷部將

班，組合依不同派系、

地域或存異。按照宋代

〈高上神霄玉樞斬勘五

圖11　 明晚期　佚名　雷聲普化天尊　軸　絹本設色　縱124，橫75公分　北京白雲觀藏　取自李信軍主編，
《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頁72。

圖12　 元　（傳）程棨　摹樓璹〈蠶織圖〉　局部　絹本設色　縱32.0，橫1232.5公分　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藏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研究中心編，《元畫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第5卷第1冊，圖2。

雷大法〉解釋，「五雷者，與五斗、五星、五

嶽同理，皆元始祖炁之所化也。」五炁順布，

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旱澇等災害之所以產

生，乃由於陰陽失調，五炁失度。法師加之步

罡訣目、秘呪靈符，召請五雷使者，可輔正除

邪，「誅鋤旱魃，翦滅妖霓」。10

　　在〈為霖圖〉中，雷部神將並非依附主尊

的從神，其獨立性格反映官將在早期雷法的重

要性，也是判定該畫年代早於明代的證據之一。

行進式分布更突出法術召請之下，諸神捷疾降

示的靈驗性。施行召請神將的雷法，主要目的

是有關天候的祈雨、祈晴，以及治病為目的祛

除災邪等。召請鄧天君等性格猛烈的雷神，須

用鵝或雞、羊作血食祭之，「當圖其形，供養

禱之，隨意靈驗，莫可測度」。11民間可用黑

墨畫有神將圖形的元帥符（見圖 8）懸於廳堂門

戶，可鎮宅消災，辟除百惡。12傳元人程棨摹樓

璹（1092-1162）〈蠶織圖〉一幅冊頁中，描繪

織女進行「分箔」工序，養蠶房壁上貼有一張

黃紙，很可能是以黑墨和朱砂印刻畫神將形象

的真形符。（圖 12）墨書神將形象與繪有鄧、

陶天君的〈為霖圖〉意義相通，訴諸驅邪禳災

的靈驗力。這種做法與南宋時期，杭州一帶流

行在五月五日端午，以艾和百草做成張天師的

偶像，或是把其畫像掛於門戶的習俗相似。13出

於震懾或控制為人間帶來災難、疾病的邪靈、

惡鬼的心理，是這類圖像流行的主因。

自然神及其圖像格套
　　除了注入雷法新元素，作者也明確劃分一

個天人感應的神聖空間。直接將人物置於山頂，

與用於祈雨的多層道壇之理念異曲同工。14這類

露天築成的道壇上圓下方，法天象地，其典範

可上推至周代明堂設計和古代天子封山祭天地

的封禪之禮。當代道士進入室內道場，亦俗稱

「入山」。與此同理，畫面描繪法師在山澤之

地祈請諸神，將道場比擬為宇宙之「體」，在

其中尋求人和自然天地的呼應。



文物脈絡

祈雨召神顯靈驗—傳宋李公麟〈為霖圖〉的道法意涵

24　故宮文物月刊·第429期 2018年12月　25

朝盛行於東南沿海地區

的寫照。

　　雷神崇拜大概發端

於唐代，及至北宋神霄

派和南宋金丹派南宗的

推行，逐漸發展成不同

道派共同重視的道法體

系。9縱觀元末明初編成

的《道法會元》集中收

錄宋元時期清微、神霄、

天心等派的道法及思

想，需要召雷和祀雷者

佔據頗大比例。施法關

鍵在於召請五雷使者，

在神霄派專指九天應元

雷聲普化天尊（以下簡

稱「普化天尊」）統轄

的神霄玉府之五雷（天

雷、龍雷、神雷、水雷、

社令雷）都司。

　　按照神霄玉府的次

第、專司和職能行事，

不難發現是以地上凡間

的衙府作為藍本，普化

天尊則是整個軍事化部

門的總司。以法師名義

敬寫的符咒，散見《道

法會元》多種雷法儀

式中，已經發展出模板

化的公文格套，針對祈

雨禳災而召請的雷部將

班，組合依不同派系、

地域或存異。按照宋代

〈高上神霄玉樞斬勘五

圖11　 明晚期　佚名　雷聲普化天尊　軸　絹本設色　縱124，橫75公分　北京白雲觀藏　取自李信軍主編，
《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頁72。

圖12　 元　（傳）程棨　摹樓璹〈蠶織圖〉　局部　絹本設色　縱32.0，橫1232.5公分　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藏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研究中心編，《元畫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第5卷第1冊，圖2。

雷大法〉解釋，「五雷者，與五斗、五星、五

嶽同理，皆元始祖炁之所化也。」五炁順布，

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旱澇等災害之所以產

生，乃由於陰陽失調，五炁失度。法師加之步

罡訣目、秘呪靈符，召請五雷使者，可輔正除

邪，「誅鋤旱魃，翦滅妖霓」。10

　　在〈為霖圖〉中，雷部神將並非依附主尊

的從神，其獨立性格反映官將在早期雷法的重

要性，也是判定該畫年代早於明代的證據之一。

行進式分布更突出法術召請之下，諸神捷疾降

示的靈驗性。施行召請神將的雷法，主要目的

是有關天候的祈雨、祈晴，以及治病為目的祛

除災邪等。召請鄧天君等性格猛烈的雷神，須

用鵝或雞、羊作血食祭之，「當圖其形，供養

禱之，隨意靈驗，莫可測度」。11民間可用黑

墨畫有神將圖形的元帥符（見圖 8）懸於廳堂門

戶，可鎮宅消災，辟除百惡。12傳元人程棨摹樓

璹（1092-1162）〈蠶織圖〉一幅冊頁中，描繪

織女進行「分箔」工序，養蠶房壁上貼有一張

黃紙，很可能是以黑墨和朱砂印刻畫神將形象

的真形符。（圖 12）墨書神將形象與繪有鄧、

陶天君的〈為霖圖〉意義相通，訴諸驅邪禳災

的靈驗力。這種做法與南宋時期，杭州一帶流

行在五月五日端午，以艾和百草做成張天師的

偶像，或是把其畫像掛於門戶的習俗相似。13出

於震懾或控制為人間帶來災難、疾病的邪靈、

惡鬼的心理，是這類圖像流行的主因。

自然神及其圖像格套
　　除了注入雷法新元素，作者也明確劃分一

個天人感應的神聖空間。直接將人物置於山頂，

與用於祈雨的多層道壇之理念異曲同工。14這類

露天築成的道壇上圓下方，法天象地，其典範

可上推至周代明堂設計和古代天子封山祭天地

的封禪之禮。當代道士進入室內道場，亦俗稱

「入山」。與此同理，畫面描繪法師在山澤之

地祈請諸神，將道場比擬為宇宙之「體」，在

其中尋求人和自然天地的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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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整體身姿十分接近。馬氏以佛畫為家業，

推測同類圖樣當時已廣為流布。官將乘龍的造

型，除呼應〈水官圖〉題材為傳神再現《無上

黃籙大齋立成儀》中「水官龍駕降，雲錦起滄

波」之描述（見圖 5），也是道士配合召龍符籙

使用的圖式。

　　雷電風雨組合甚早加以圖像化。雷公、電

母形成固定組合，且後者呈女相，當不晚於唐

宋之交。19雷公、電母自唐宋以降被雷部吸納，

各封得「江赫衝天君」和「秀文英天君」名號，

連同風伯和雨師，常在法師施行雷法中扮演迎

送、召請和施雷等事。20四者之組合在兩宋已成

常例，惟視覺形象在不同地區和媒介存在微妙

差異。主雷、主電、主風三者，與連鼓／錘鑽、

雙鏡、風袋形成相對固定的法器組合，雨師形

像則分歧殊異。在〈為霖圖〉中，雨師著長袍、

戴冠並且手執笏板的儒士造型，也出現在永樂

宮三清殿元代壁畫之西壁。（圖 15）〈水官圖〉

　　地上的虎與空中的龍，如葛洪（283-約

343）《抱朴子外篇》云：「雕虎畫龍，難以

徵風雲」，15是宇宙陰陽交感的象徵。除各司

其職的雷神（風雨雷電）外，「雲從龍、風從

虎」，亦代表陰陽二炁交感產生的風雷交加之

象，巧妙運用道教象徵的設計手法，呼應五雷

法強調天人感應和內丹修煉的思想。另一方面，

道教強調微觀宇宙（microcosm）與宏觀宇宙

（macrocosm）相互呼應，龍和虎在宏觀宇宙亦

象徵天地。16

　　代表水界的龍，又是主司水旱的象徵。如

《宋史》及《宋會要》描述畫龍法是由五個環

節（置壇、畫龍、祭龍、驗雨、賽龍）構成，

當中對畫龍的樣式和方法有詳盡記述。17南宋陳

容（1235年進士，約 1200-1266）的墨龍圖，仰

賴大面積的淋漓水墨，營造出風雲交匯之際，

龍身穿梭其間形成若隱若現的變化之意。陳容

雖為儒者，但曾供職於江西龍虎山一帶，這種

墨龍圖式很可能深受道教影響，他亦曾自詡其

畫可供道觀供養。18若加以對照，陳容自成一派

的寫意潑墨法，與〈為霖圖〉採近似白描的精

細線條勾勒龍身鱗片（圖 13），實則大相徑庭。

後者在技法形式上更接近杭州地區由畫坊製作

的產品，例如馬遠（活躍於 1190-1224）在〈乘

龍圖〉（圖 14）以墨筆描繪的乘龍仙人，頭帶

圓光，行進方向雖與〈為霖圖〉的乘龍使者互

圖13　傳宋　李公麟　為霖圖　局部　乘龍將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南宋　馬遠　乘龍圖　軸　絹本設色　縱108.1，橫52.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元　山西芮城永樂宮三清殿西壁壁畫　局部　雨師　取自金維
諾主編，《永樂宮壁畫全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7，頁152，圖182。

圖16　 南宋　四川大足寶頂山大佛灣雷音圖石刻　雷公　取自李巳
生主編，《中國石窟雕塑全集．7．大足》，重慶：重慶出版
社，1999，頁129，圖130。

上方的雷神由四位鬼卒狀貌者組成，分別擊雷

鼓、騎風袋和施雨。（見圖 5）上擎連鼓的獸

首雷神，除見於〈為霖圖〉外，大足寶頂山大

佛灣由南宋趙智鳳（1159-?）設計的描寫佛教輪

迴報應的雷音圖石刻也有同類形象。（圖 16）

兩側各為電母、風伯，共同向觀者傳達嚴懲人

間為親不孝的道德震懾。隊伍前方有一位乘龍

仙人扮演雨師，手持拂、盤，隨雲施雨。（圖

17）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雷電風雨圖像雖年代

各異，卻混雜佛道和民間信仰的多重因子。宋

代官方層面，祈雨屬於「祀」的一部分，除了

雩祀、九宮貴神之祀，社稷、風伯雨師雷神、

名山大川等，則是全國通祀的對象。風伯、雨

師、雷師，自唐天寶年間（742-756）升為中祀，

一直是宋代各級政府祈禱水旱的對象，京師與

地方州縣，皆設社稷壇、風伯、雨師壇（雷師

附壇），成為官方禮典的重要內容。宋代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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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整體身姿十分接近。馬氏以佛畫為家業，

推測同類圖樣當時已廣為流布。官將乘龍的造

型，除呼應〈水官圖〉題材為傳神再現《無上

黃籙大齋立成儀》中「水官龍駕降，雲錦起滄

波」之描述（見圖 5），也是道士配合召龍符籙

使用的圖式。

　　雷電風雨組合甚早加以圖像化。雷公、電

母形成固定組合，且後者呈女相，當不晚於唐

宋之交。19雷公、電母自唐宋以降被雷部吸納，

各封得「江赫衝天君」和「秀文英天君」名號，

連同風伯和雨師，常在法師施行雷法中扮演迎

送、召請和施雷等事。20四者之組合在兩宋已成

常例，惟視覺形象在不同地區和媒介存在微妙

差異。主雷、主電、主風三者，與連鼓／錘鑽、

雙鏡、風袋形成相對固定的法器組合，雨師形

像則分歧殊異。在〈為霖圖〉中，雨師著長袍、

戴冠並且手執笏板的儒士造型，也出現在永樂

宮三清殿元代壁畫之西壁。（圖 15）〈水官圖〉

　　地上的虎與空中的龍，如葛洪（283-約

343）《抱朴子外篇》云：「雕虎畫龍，難以

徵風雲」，15是宇宙陰陽交感的象徵。除各司

其職的雷神（風雨雷電）外，「雲從龍、風從

虎」，亦代表陰陽二炁交感產生的風雷交加之

象，巧妙運用道教象徵的設計手法，呼應五雷

法強調天人感應和內丹修煉的思想。另一方面，

道教強調微觀宇宙（microcosm）與宏觀宇宙

（macrocosm）相互呼應，龍和虎在宏觀宇宙亦

象徵天地。16

　　代表水界的龍，又是主司水旱的象徵。如

《宋史》及《宋會要》描述畫龍法是由五個環

節（置壇、畫龍、祭龍、驗雨、賽龍）構成，

當中對畫龍的樣式和方法有詳盡記述。17南宋陳

容（1235年進士，約 1200-1266）的墨龍圖，仰

賴大面積的淋漓水墨，營造出風雲交匯之際，

龍身穿梭其間形成若隱若現的變化之意。陳容

雖為儒者，但曾供職於江西龍虎山一帶，這種

墨龍圖式很可能深受道教影響，他亦曾自詡其

畫可供道觀供養。18若加以對照，陳容自成一派

的寫意潑墨法，與〈為霖圖〉採近似白描的精

細線條勾勒龍身鱗片（圖 13），實則大相徑庭。

後者在技法形式上更接近杭州地區由畫坊製作

的產品，例如馬遠（活躍於 1190-1224）在〈乘

龍圖〉（圖 14）以墨筆描繪的乘龍仙人，頭帶

圓光，行進方向雖與〈為霖圖〉的乘龍使者互

圖13　傳宋　李公麟　為霖圖　局部　乘龍將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南宋　馬遠　乘龍圖　軸　絹本設色　縱108.1，橫52.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元　山西芮城永樂宮三清殿西壁壁畫　局部　雨師　取自金維
諾主編，《永樂宮壁畫全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7，頁152，圖182。

圖16　 南宋　四川大足寶頂山大佛灣雷音圖石刻　雷公　取自李巳
生主編，《中國石窟雕塑全集．7．大足》，重慶：重慶出版
社，1999，頁129，圖130。

上方的雷神由四位鬼卒狀貌者組成，分別擊雷

鼓、騎風袋和施雨。（見圖 5）上擎連鼓的獸

首雷神，除見於〈為霖圖〉外，大足寶頂山大

佛灣由南宋趙智鳳（1159-?）設計的描寫佛教輪

迴報應的雷音圖石刻也有同類形象。（圖 16）

兩側各為電母、風伯，共同向觀者傳達嚴懲人

間為親不孝的道德震懾。隊伍前方有一位乘龍

仙人扮演雨師，手持拂、盤，隨雲施雨。（圖

17）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雷電風雨圖像雖年代

各異，卻混雜佛道和民間信仰的多重因子。宋

代官方層面，祈雨屬於「祀」的一部分，除了

雩祀、九宮貴神之祀，社稷、風伯雨師雷神、

名山大川等，則是全國通祀的對象。風伯、雨

師、雷師，自唐天寶年間（742-756）升為中祀，

一直是宋代各級政府祈禱水旱的對象，京師與

地方州縣，皆設社稷壇、風伯、雨師壇（雷師

附壇），成為官方禮典的重要內容。宋代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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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法會元》多種五雷法對召役鄧天君的法術及其形象特徵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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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觀藏明代《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合輯本重印），
冊 29，卷 56，〈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樞靈文〉，頁 139b-c；
卷 57，〈上清玉樞五雷真文〉，頁 153c-154a；卷 80，〈歘
火律令鄧天君大法〉，頁 300b；卷 93，〈雷霆三要一炁火雷
使者法〉，頁 390a-390b。

6. （明）《道法會元》，卷98，〈九天碧潭雷禱雨大法〉，收入《道
藏》，冊 29，頁 423a。 

7. （明）《道法會元》，卷 94，〈雷霆欻火張使者秘法〉，收
入《道藏》，冊 29，頁 396c-397a。關於雷部神將形象及圖
文對應關係的深入探討，參見尹翠琪，〈《道藏》扉畫的版本、
構成與圖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3
期（2017.9），頁 44-49。

8.  有關法隆寺〈天尊圖〉軸中神祇名號，以及明萬曆四十三年
（1615）、四十七年（1619）內府刻本《玉樞寶經》扉畫設
計的研究，參見 Maggie C. K. Wan,“Image and Efficacy: The 
Frontispieces to the Wanli Emperor’s Yushu jing,”Artibus 

Asiae 75, no. 1 (2015): 45-82. 

9.  唐天寶五年（746）四月玄宗下詔，將雷師列入國家祭祀的譜
系。見（唐）杜佑撰，《通典》，卷 44，收入《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內府御製
重刻本影印），冊 603，頁 550。宋代雷法發展，參見松本浩
一，《宋代の雷法》，《社會文化史學》，17期（1979），
頁 45-65；Michael Strickmann（司馬虛）著，安倍道子譯，
〈宋代の雷儀―神霄運動と道家南宗についての略說〉，《東
方宗教》，46期（1975.10），頁 15-28；李遠國，《神霄雷
法―道教神霄派沿革與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再現這些神祇的圖像橫跨不同信仰傳統，在社

會廣泛傳播，官方祭祀的推廣扮演了重要一環。

結語
　　綜上所述，推斷〈為霖圖〉年代為十三世

紀下半葉至十四世紀初，在浙西繪製。宋室南

渡臨安（今杭州），北同金朝政權劃江分治，

政治和文化重心隨之轉移至江南，催生杭州和

明州（今寧波）活躍的道釋繪畫生產和消費。

傳世畫跡除作坊生產的大型套畫，例如周季常、

林庭珪〈五百羅漢圖〉以及金處士、陸信忠〈十

王圖〉系列，另有一批因循佛畫構圖的道教、

摩尼教作品，前述法隆寺藏〈天尊圖〉（見圖 9）

即屬佳例。當時江南的宗教繪畫生產之盛，可

見一斑。

　　〈為霖圖〉神祇的行進式分布及雷法元素

有別於佛教圖像，雖與李公麟無涉，仍是相當

重要的圖像材料，可增進我們對宋元道釋視覺

文化的觀察。它屬清宮舊藏並以道釋作品著錄

《秘殿珠林續編》，亦反映清朝編修者對該畫

的宗教體認。圖中繪有兩位雷部神將，其餘神

祇布雷施雨，旨在發揚道教法術之靈驗力，附

帶驅邪祈禳的意義。龍神、雷電風雨諸自然神

的視覺傳統由來已久，主掌水旱的司職廣泛傳

播，後來更被道教雷法吸納。雷部神將不僅扮

演溝通天人和驅役水龍的使者，更可藉雷霆神

圖17　 南宋　四川大足寶頂山大佛灣雷音圖石刻　雨師　取自李巳生主編，《中國石窟雕塑全集．7．大足》，頁131，圖132。

力驅邪除祟、升降陰陽。雖然無法確定〈為霖

圖〉是否曾用於祈雨儀式，但可確定是以道徒

作為預設觀者和製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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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Huang, Picturing the True Form: Daoist Visu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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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這些神祇的圖像橫跨不同信仰傳統，在社

會廣泛傳播，官方祭祀的推廣扮演了重要一環。

結語
　　綜上所述，推斷〈為霖圖〉年代為十三世

紀下半葉至十四世紀初，在浙西繪製。宋室南

渡臨安（今杭州），北同金朝政權劃江分治，

政治和文化重心隨之轉移至江南，催生杭州和

明州（今寧波）活躍的道釋繪畫生產和消費。

傳世畫跡除作坊生產的大型套畫，例如周季常、

林庭珪〈五百羅漢圖〉以及金處士、陸信忠〈十

王圖〉系列，另有一批因循佛畫構圖的道教、

摩尼教作品，前述法隆寺藏〈天尊圖〉（見圖 9）

即屬佳例。當時江南的宗教繪畫生產之盛，可

見一斑。

　　〈為霖圖〉神祇的行進式分布及雷法元素

有別於佛教圖像，雖與李公麟無涉，仍是相當

重要的圖像材料，可增進我們對宋元道釋視覺

文化的觀察。它屬清宮舊藏並以道釋作品著錄

《秘殿珠林續編》，亦反映清朝編修者對該畫

的宗教體認。圖中繪有兩位雷部神將，其餘神

祇布雷施雨，旨在發揚道教法術之靈驗力，附

帶驅邪祈禳的意義。龍神、雷電風雨諸自然神

的視覺傳統由來已久，主掌水旱的司職廣泛傳

播，後來更被道教雷法吸納。雷部神將不僅扮

演溝通天人和驅役水龍的使者，更可藉雷霆神

圖17　 南宋　四川大足寶頂山大佛灣雷音圖石刻　雨師　取自李巳生主編，《中國石窟雕塑全集．7．大足》，頁131，圖132。

力驅邪除祟、升降陰陽。雖然無法確定〈為霖

圖〉是否曾用於祈雨儀式，但可確定是以道徒

作為預設觀者和製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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